23 但以理書：異象的解釋8:15~27
一、但以理書第八章：結構與文本完整性
（一）章節的語言與基本結構
《但以理書》第八章及後續章節，從之前的亞蘭文過渡回希伯來文寫成。第八章的異象雖然與第七章有關聯，但結構相對簡單，可以清楚劃分為四個部分：
引言 (8:1-2)：交代異象發生的時間和地點。
異象報告 (8:3-14)：
公綿羊的異象 (3-4節)：以「我舉目觀看，看哪」開頭。
公山羊的異象 (5-12節)：以「我正在思想，看哪」開頭，這部分更為詳                   盡，特別是描述了角的新增和生長。
屬天對話 (13-14節)：以「我聽見」開頭，記錄了天使之間的問答。
異象解釋 (8:15-26)：
解釋者顯現 (15-18節)：加百列的出現與但以理的反應。
正式講解 (19-25節)：解釋異象的實質意義。
天使的總結 (26節)。
結語 (8:27)：記載但以理對整個異象的最終反應。
（二）學界對經文的爭議與辯護
儘管結構清晰，但學者們對章節的文本統一性提出過質疑，尤其集中在以下幾點：
1. 第 11-12 節：有人質疑這兩節的主語性別從陰性（角）轉變為陽性（國王）。但這被認為是作者從預言象徵轉向直接指涉人物時的一個寫作疏忽，並不必然需要假設是第二位作者所寫。
2. 第 13-14 節：這兩節因是**「聽覺」而非「視覺」的內容而受到質疑。然而，啟示文學的作者不必拘泥於形式的單一性**。而且，這些經文與前文有緊密的詞語聯繫，難以將其單獨刪除。
3. 第 16 節：有學者（Ginsberg）反對這節，認為但以理的異象在 12 節就結束了，而且所用的「異象」一詞有爭議。但多數觀點認為，但以理可以有後續的異象，且不應限制他對「異象」這個詞的用詞。
4. 微小的增補：有人懷疑 2 節（兩次提到「在異象中看見」）以及 17 和 18 節（兩次提到但以理俯伏）可能存在微小的增補或抄寫錯誤，但這被認為是文本上的小瑕疵，而非刻意的修訂。
總體而言，儘管存在這些文本上的爭議，但沒有足夠的理由將有爭議的部分視為次要內容而刪除，學界傾向於接受第八章的完整性。

二、但以理書8:15~27經文解析
（一）8:15 這一節經文是在描述「但以理尋求理解與解讀者的顯現」。
但以理在面對複雜的異象時，並沒有被動地等待，而是主動請求獲得解釋，這種渴望理解的態度，跟他在第七章中向天使尋求答案的舉動是前後一致的。這位前來解讀異象的使者以「形狀像人」的樣子出現在但以理面前。不過，這次神聖的顯現相比於但以理後來在第十章中所經歷和記錄的，細節和描述上要簡略得多。
（二）8:16 這一節經文重點在於「發聲者的身份、地點、以及天使加百列的意義與職責。」
1. 發聲者的身份與地點
在異象的背景下，經文所提到的「人聲」實際上代表著一個天使的聲音。這個聲音來自烏萊運河中央，這跟《以西結書》中天使在河水上方的描寫相似。根據猶太傳統的推測，這位發聲指揮加百列去解讀異象的聖者可能是米迦勒。另有一種看法認為，這個聲音直接歸屬於上帝。
2. 天使加百列的地位與職責
(1) 名字的含義：加百列（Gabriel）這個名字通常被理解為「神是我的英雄」或「神是我的戰士」，它跟前一節經文（15 節）中「人」的希伯來文發音有語義上的關聯。
(2) 聖經中的地位：加百列和米迦勒是希伯來聖經中唯一被明確點名的兩位天使。他們兩位的名字都出現在比《但以理書》更早的《以諾書》中，被列為大天使之一。
(3) 職責與形象：加百列在不同文獻中扮演著多重角色：他不僅是這裡和第九章中的啟示者（負責傳達信息），也在《路加福音》中向馬利亞傳達信息；他在《以諾書》和《但以理書》第十章中也展現出戰士的形象，並被指示去對付邪惡和敗德之人。
3. 文本的影響
《但以理書》的這段描述，特別是一個天使指示另一個天使向異象見證者講解，這種場景與《撒迦利亞書》中的一個片段非常相似，顯示出《但以理書》在寫作上可能受到了《撒迦利亞書》的影響。
（三）8:17 這一節經文重點在於但以理對神聖顯現敬畏的反應與啟示的終期。
1. 恰當的回應：驚恐與俯伏
當神聖的解讀者（加百列）顯現時，但以理的反應是「極度驚恐，俯伏在地」。這是一種標準且恰當的敬畏反應，與《約書亞記》、《以西結書》和《啟示錄》等其他聖經和啟示文學中，凡人面對屬天異象時的表現完全一致。
2. 「人子」的稱呼：強調人類身份
天使稱呼但以理為「人子」，這是《但以理書》中唯一一次用這種方式稱呼人類，它沿用了《以西結書》的寫法，目的在於強調但以理只是凡人，與神聖的存在有所區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《以諾書》中，這個詞既可以指屬天的人物，也可以用來稱呼異象的見證者。
3. 「末期/終結」的多元含義
天使指出這個異象是「關乎末期/終結」的。這個詞（qēṣ）在聖經中的意義非常多樣，並非總是特指世界的終結：
(1) 終結一個時期：它最初的含義是「截斷」，在《阿摩司書》和《以西結書》中指的是以色列或猶大王國因審判而被滅亡的時刻。
(2) 預定的時期：它也可以指一個特定的、預定的時間段（例如《哈巴谷書》的「預定時期」）。
(3) 末後的苦難時期：在《但以理書》和《昆蘭古卷》中，它最常指的是最終的、末後的苦難時期（例如 8:19 的「惱怒」的終結，或 9:26 的安提阿古四世的終結）。
(4) 個人的死亡：它甚至可以指但以理自己的「終結」（即死亡，12:13）。
因此，這個異象所指的「末期」，主要強調的是一段最終審判和苦難時期的終結，對應於昆蘭社群所理解的最終試煉期。
（四）8:18 這一節經文是指但以理因為異象帶來的衝擊與甦醒。
1. 陷入昏迷：身體的極限反應
但以理面對天使的啟示，再次經歷了極度強烈的反應，他「昏倒在地」（或陷入昏迷）。這種「暈厥」或「仆倒」的狀態，是先知在面對神聖異象時常見的身體反應，表明啟示的力量超出了凡人的承受極限。這與《創世記》中亞伯拉罕和《啟示錄》中使徒約翰的經歷相似。
2. 天使的觸摸與恢復
這個狀態並非只是簡單重複前一節的「俯伏」，而是天使的話語引起了但以理新的生理反應。如同聖經中的其他例子一樣，但以理需要天使的觸摸來恢復和強化他，使他能夠從昏迷中甦醒，並重新站立起來，準備好領受後續的講解。
（五）8:19 這一節經文是關乎「『惱怒』的時期與終結」。
1. 什麼是「惱怒」？
經文中的「惱怒」（zaʿam）通常指的是上帝的憤怒和審判。它不一定僅指末日的那一天，更指一段歷史時期。在當前的語境中，這個「惱怒」期指的是外邦勢力統治的時期，特別是其末期所帶來的苦難。
2. 惱怒期的焦點與成因
雖然在聖經的其他地方，惱怒可能是針對以色列自身的罪惡，但在《但以理書》第八章中，焦點是外邦統治者的罪惡。這種「惱怒」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的詞彙，用來指代外邦列強對上帝子民所造成的苦難，特別是安提阿古四世的暴行。這節經文強調的是外邦統治者的罪惡達到頂點，而不是以色列人的不順服。
3. 終結時間的確定
「惱怒的末期」與《哈巴谷書》的「在預定時間終結」（môʿēd qēṣ）這一說法是相互呼應的。這表明這段苦難時期並非漫無邊際，而是被上帝設定了終點。這句話的意思是：這段外邦統治的苦難（惱怒）時期，已經進入了最終階段。
（六）8:20~22 這幾節經文是關乎「預言解讀的明確性與獨特性」。
1. 解讀方法與順序
天使對公綿羊和公山羊的解讀方法，與夢的解讀（例如《但以理書》第二章）相似，明確指出了這些象徵物所代表的帝國身份。這種直接點明象徵物身份的做法是極為特殊的。
2. 歷史定位的精確性
正因為經文明確指出了瑪代-波斯（公綿羊）和希臘（公山羊）的身份，這就有效地阻止了後來的猶太傳統學者像解釋第七章那樣，將這章的預言對象誤解為羅馬帝國。這種清晰的身份識別，確保了預言內容能精確地對應到歷史上的繼承順序和事件，展現了《但以理書》在預言方面的精確性。
3. 異象的解讀：帝國的身份與順序
也就是說，天使的講解明確了異象中象徵物的真實身份，讓但以理清楚了解未來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：公綿羊代表瑪代-波斯帝國，而緊隨其後的公山羊則代表希臘帝國。公山羊的形象具有獨特的特徵，它雙眼正中間的大角，具體代表了建立強大希臘帝國的亞歷山大大帝，這位大有能力的國王。
（七）8:23這一節經文是在描述「暴君的興起與罪惡的極限」。
1. 罪惡的「滿盈」與審判的時機
經文強調，惡行必須發展到極限（「罪惡滿盈」），審判才會降臨。這個觀念早見於《創世記》，即上帝會延遲懲罰，直到罪孽累積到無法避免的程度。雖然這帶有命定論的色彩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表明上帝對外邦列強的懲罰，是在他們罪惡完全達到頂峰後，才會採取行動。
2. 「自大」君王的特徵與崛起
這個「小角」被描述為一個「面貌兇惡（粗魯無禮）」（bold-faced）的君王，這是一個具有負面含義的詞彙，用來形容他的傲慢和不敬。他的崛起，是外邦國度統治時期進入末期的明確標誌。
3. 高智力用於詭計：惡意的智慧
這位君王被稱為「能用雙關的詐語（精於詭計）」（adept in duplicity），字面意思是「理解謎語」。雖然高超的智力本來是古代君王的正面特徵（如所羅門），但在安提阿古四世身上，這種智慧被用來行惡和欺騙。他擁有高超的智慧和能力，但卻是驕傲自大（hubristic），將其用於雙重手法和詭計，最終將像《以西結書》中的推羅王一樣，因自視與神同等而被毀滅。
（八）8:24 這一節經文在描述「小角的能力、毀滅與詭詐」。
1. 力量的來源與本質
關於小角的力量，原文中「他的權柄必大（他的能力必強大）」有些學者認為應加入「但不是憑著他自己的力量」，意指他的成功是得到上帝允許。不過，另有觀點認為，這句話可能是來自前面經文的抄寫錯誤。無論如何，他擁有的強大力量是毋庸置疑的。
2. 毀滅性的行為與目標
這位君王主要的惡行是「他必行非常的毀滅（行可怕的毀滅）」。他的目標是：
(1) 摧毀強大人物：這些人很可能指的是其他覬覦敘利亞王位的競爭者（也就是先前異象中被拔除的角），但也可能泛指其他國家勢力。
(2) 針對聖民：他會將他所有的計謀和暴力對準「聖民」（可能是指地上的猶太人，或指天上的天使）。經文強調，他的計謀主要針對聖潔的人民。
3. 智慧的濫用與欺騙
小角是精於欺騙和詭詐的。他雖然表面上表現出傳統君王應有的智慧，但這種智慧被用於欺騙和雙重手段。他的統治將會讓「詭詐得逞」。這種利用智慧行惡的特徵，與《但以理書》中對其他暴君的描述是相呼應的。
（九）8:25 這一節經文是在描述「小角的滅亡：神聖力量的介入」。
1. 權術與極端自傲
這位暴君（安提阿古四世）的統治特點是「他用權術成就手中的詭計（詭計在他手中亨通）」，他擅長欺騙，並利用詐術來達成目的。此外，他有著極度的自我膨脹（自高自大，字面意思是「心高氣傲」），這種心態與《詩篇》中謙卑的君王形成鮮明對比，表明他的成長是傲慢的增長。
2. 趁人不備的毀滅
他還會採取趁人不備的突襲（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），毀滅許多人。這對應了歷史上安提阿古四世曾承諾和平後，卻突然襲擊耶路撒冷的事件。經文指出，欺騙是安提阿古統治生涯中一再出現的特徵。
3. 挑戰神聖權威與終結
他將他的自大推向極致，攻擊「萬君之君」（即直接挑戰上帝）。他的倒台並非基於人力的計畫或馬喀比家族的反抗軍事成功，而是完全出於神聖的力量。經文強調他將「非因人手而滅亡」，這是一個神學和意識形態上的重點，表明他的垮台是因為他對上帝的冒犯，並將由上帝的力量來終結。這也進一步表明，但以理的希望並不寄託於武裝叛亂的成功，而是寄託於上帝的作為。
（十）8:26 這一節經文是在講述「預言的可靠性與封存的指令」。
1. 預言的可靠性
天使強調，「所說二千三百日的異象（這夜間和早晨的異象）」是真實可靠的。這直接指的是預言中關於聖殿獻祭將被中斷多久的預測。這種明確保證異象可靠性的做法，與《啟示錄》等其他啟示文學的寫法一致。
2. 異象被「封存」的原因
但以理被指示要「將這異象封存起來」，這並不意味著要完全保密，而是要將其妥善保管，以免被隨意使用或錯誤解讀。
(1) 真正的目的：這個封存指令是必要的，因為但以理的異象發生在巴比倫時期，但其內容卻是關於很久以後，即安提阿古四世時期的事件。
(2) 意義的轉變：這種寫法是一種預先宣稱，表明這本書在很久之後的迫害時期（即它實際被寫作的時期）才公開，才能顯出其迫切性和預言性。
(3) 對比：不同於《以西結書》中以色列人因「預言太遙遠」而忽視先知的話，但以理書的「遙遠未來」反而成了一個正面的信號：預言在這麼久之後實現，更顯得緊急且真實。
（九）8:27 最後一節經文是在講述但以理身體的衰竭與不解的困惑。
1. 身體的衰竭與恢復工作
但以理在經歷異象後，身體受到了極大的衝擊，「心力交瘁」（或「筋疲力盡」）。儘管如此，他很快就恢復了正常工作，繼續處理他作為國王高級官員的職務。這表明他雖然在異象中被「靈魂轉移」到書珊，但他的實際崗位仍在巴比倫。他能立即返回工作崗位，也暗示他在王室中可能擁有一個重要的職位。
2. 異象帶來的困惑
但以理對異象的意義仍然「不明白」。雖然他聽到了天使的講解，但由於異象涉及到遙遠未來（指他去世後才會發生的事件和人物），所以他無法將這些預言與他當時的現實聯繫起來。經文強調這是但以理自身的缺乏理解，而不是因為沒有人能解釋。這與他後來在第十二章中的反應一樣，儘管聽見了啟示，但仍無法完全領會其含義。
3. 驚奇與荒涼的聯繫
經文提到但以理對此「驚奇」，這個詞的詞根與「毀滅」或「荒涼」是同一個字。這種聯繫暗示了但以理的憂慮，是因為他對聖民未來將遭受的巨大苦難和毀壞感到震驚和困惑。

三、但以理書8:15~27經文釋義
這段經文是在描述天使加百列解釋異象：加百列的啟示與末後的定時。
（一）神聖的解讀者：加百列
但以理在異象中得到了天使加百列（意為「神的壯士」）的親口講解，這使異象的意義變得確鑿無疑。加百列的出現，使但以理因其屬天的身份而誠惶誠恐，俯伏在地。加百列稱但以理為「亞當之子」（人類中微不足道的一員），藉此強調了但以理作為人類，與屬天領域的巨大差距。
（二）核心信息：關乎末後
加百列明確指出，但以理所見的這些事「統統都關乎末後」。這「末後」是指從但以理當時起很久以後，就發生在小角（安提阿古四世）的歷史時期內。但以理當時已年邁，他被告知無法親身經歷這些事件，他要等到「末期」才會復活。這個啟示被但以理當作祕密保守，不告知任何人，這也解釋了為何《但以理書》直到希臘帝國時代才開始廣為流傳。
（三）歷史的主權：神的主動安排
經文強調了神對歷史的絕對主權。歷史絕非隨機或毫無目標地發展，而是神精心安排來成就末後的定期到來。神為公元前 559 年到 164 年間的具體歷史事件設定了終結時間，並以象徵方式指向末後更具毀滅性的時期。這段安提阿古迫害的時期被稱為「惱怒」期，表達了神對小角破壞聖地和以色列民部分悖逆所表現出的不悅。
（四）小角的本質與結局
講解進一步確認了預言中四角代表了四個國君或勢力，應驗了亞歷山大死後帝國的分裂。而 23-24 節則揭示了小角（安提阿古四世）的神學見解：
1. 惡行的本質：他充滿強暴、詭詐和毀滅，專門危害聖民及跟他們的領袖，甚至直接敵對神。他成功行惡並非出於自身能力，而是有更高的力量允許。
2. 最終結局：歷史記載，安提阿古四世最終死於波斯，並在臨終前承認自己的罪孽。但《但以理書》預見他的死亡是「非因人手而滅亡」（由神的能力將他打破），這為他作為最終「敵基督者」的預表畫上了句號。
（五）但以理的困惑
雖然得到了講解，但但以理仍有部分不明白，他竭力想弄清楚被擄的年日還要持續多久，以及他本族聖民將來還要遭受的毀滅性荒涼何時會發生。他對未來「小角」帶來的痛苦感到震驚，這種困惑和焦急促使他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尋求更多的啟示。

